看哪佳美應許的美地(產業) Behold the Beautiful Promise Land

A sermon delivered at Chung Chi College Chapel, October 7, 2007, Andrew Wai Man Ng, Chaplain

當南韓總統星期二(十月二日)訪問北韓時,全世界矚目,盧武鉉與夫人步過38綫。
據報導說:「昨晨九時到達,後步行30米，跨過一條寫著「和平」和「繁榮」的黃色臨時標示分界綫，他激動地說：「過去半世紀，這道看不到的壁壘，令我們分開，民族受苦，發展受阻，我作為一國總統, 今天要穿越這條界線；之後，更多人會穿越它，最終，界線會消失，壁壘也會垮掉。」

構成國度，有三個不可或缺的要素：人民、土地、主權。南北韓有人民，也有主權，是分隔在兩地的人民和主權，不是統一的國度主權。當盧武鉉步行過分隔两地，最近距離首爾祇有50公哩的非軍事區38綫土地時，煸動了南北韓人民的情緒。
土地，是安居樂業的所在，安身立命的居所。如果我們有何功業---不朽的功業，無論是立德、立言、立功，都是在堅實的土地上，而不是在遙不可及的星空上。亞伯蘭離開吾珥時，上主應許他成為大國，他有後裔，也有土地。上主日我們思想到長夜星空的懷想，亞伯蘭沒有後代，如何承受這國度呢？上主帶他看到星空繁星點點，數不過來，這是他的後代，是國度的子民，他有後了，生命有了延續。

今天我們看看他的土地。單有後代，有子民，但總不能成為大國，就像很多流亡政府。縱使有魅力的領袖，熱心的跟隨者，若沒有自己的土地，都是寄人籬下，不能成為一個國度，請看15:7-19節。
1. Delayed Occupation of the Land產業成為我們的祝福亦可成為負資產
水可以載舟，亦可以覆舟: 上主要等400年後才使亞伯蘭的後裔進入迦南，因為他們並未預備好自己。產業與擁有產業的人有一種共生的關係 (symbiosis)。產業像水，可以載舟，亦可以覆舟。我們可以使用財物，但財物亦可勞役我們。
十一國慶節，澳門首次有教師上街遊行，抗議政府單一發展賭博事業，造成學生疏於學習，沉迷賭博，而且輕視老師行業，因為在賭場工作比較教書還多薪水。我們擁有的東西，可以影响我們。賭博事業是澳門重要產業，帶來經濟躍進和繁榮，但賭業亦能影響社會的價值觀。
另一方面，我們的價值觀，也可以塑造所擁有的東西。在加州三藩巿與洛杉磯中間，有一旅遊點Hearst Castle (赫氏古堡)，佔地25萬英畝，巳故報業大亨William Randolph Hearst所擁有。幼年時William與母親曾遊歷歐洲，被其藝術文化氣息深深吸引，遂聘用建築師Julia Morgan開山劈石，仿造文藝復興時的古堡，搜羅歐洲藝術品，安放其中，打造夢幻古堡(Dreaming Castle)。誠然，這是美式的夢幻古堡，因主人用私人飛機接來荷里活明星朋友，在那裡款待他們。但這古堡四周沒有藝術生態環境依托，孤立在牧場的山上。雖然收藏藝術品多有宗教主題，但古堡內165間房間，竟然沒有小教堂，供主人祈禱靈修。所以擁有產業主人的人生觀，影响其產業的運用，陶鑄產業的風格。
我們的土地和產業與我們有共生的關係，我們可以成為產業的主人，也可淪為產業的奴隸，終日心為形役。迦南美地也有它的誘惑，或說它的誘惑也在它的美麗；夏娃在伊甸園墮落，上帝的子民也會葬身迦南美地。
美地是充滿誘惑和試探: 其實上，上主在異象中清楚告訴亞伯蘭，美地是充滿誘惑和試探的：「到了第四代，他們必回到此地，因為亞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。」(創15:16) 在這裡亞摩人是迦南人的總代表，迦南地出名多神偶像崇拜，與此結連的邪淫活動令人震驚的，他們並以自己的嬰兒献給偶像為祭品：不可使你的兒女經火歸與摩洛(亞們人偶像，利18: 21)。暑期在美國一超市我買了一本慕名己久的書---美作家霍桑的緋紅字母 (Nathaniel Hawthorne [1804-64], The Scarlet Letter)，深深被第一章開始一段文字所吸一引。這位美洲新大陸清教徒移民後代寫道：
“The founders of a new colony, whatever Utopia of human virtue and happiness they might originally project, have invariably recognized it among their earliest practical necessities to allot a portion of the virgin soil as a cemetery, and another portion as the site of a prison.”

建立新殖民的尋夢者，縱使他們原本對人類的德行和快樂，有烏托邦的無限憧憬，但總認識到，面對初期眾多現實需要中，也得在其處女土地上，分出一幅作為墓地，另一幅作為監獄。
迦南美地也是充滿罪惡和死亡之地。若上主當時賜迦南地給亞伯蘭，恐怕他的後代很快被當地的邪淫宗教影響。像侄兒羅得的帳棚漸漸移近所多瑪，並最終入住罪惡之城，被其同化。事實上，後來的歷史告訴我們，進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---亞伯蘭的後代，因為從遊牧轉作農業，偶像敬拜成為一大試探，農業社會需雨甚殷，他們就為著生存，敬拜雨神巴力，遠離上帝，惹來上主的震怒，終於動用外科手術，剪除以色列北國。公元722 年，亞述入侵，首都撒瑪利亞城陷落。上主要他的子民有足夠對罪的免疫能力才讓他們進入應許之地。

甚麼時候亞伯蘭的後裔才可以承受這佳美應許之地呢?
經歷被困和釋放，爭戰和得勝: 請看15: 13-16。 首先他們要在埃及地經過400年(其實是430年)的磨煉，在那裡為奴做苦工，上帝興起摩西拯救他們，離開埃及，經過紅海，來到西乃山立約，作上帝的子民。他們在西乃山領受上主藉摩西頒下的十誡，受律法薰陶。在曠飄流四十年，經歷嗎哪的供應，體會上主同在的爭戰和得勝，實現國度，移風易俗，才能善用上帝所賜佳美應許的產業。沒有經歷被困和釋放，爭戰和得勝，產業有可能成為一種試探和誘惑，成為負資產。忘記上帝的使命：我要賜福給你，(因為藉此)你也要使別人得福。
沙士被困勞役: 2003年香港發生沙士疫症，首當其衝的是在中文大學教學醫院---威爾斯親王醫院工作教學的醫生、護士。沙士一役就像在埃及被困勞役。不少基督徒醫生教授受聘大學，得著令人欣羡的教席和工作——佳美之地，但被這產業所役，專心奮力科研，忽畧自己靈修生活。有基督徒教授坦言沙士疫症前，祇求科研成果刋登知名期刋，接觸病人目的是醫病，不是醫人，病人提供案例作科研。因為時間和各方的壓力，信仰冷淡了，成為潛水基督徒。
但在沙士期間，面對可怕的病毒，毫無把握。相信我們都記得，那幾天全港注目等待一艘船---滿載口罩的那艘船，進入本港。在沙士疫症肆虐期間，他們自發地一起早上祈禱，求上主保守拯救。一起祈禱時，才發現原來威院有不少基督徒，這時候冒出水面了。經其一役，有基督徒教授公開分享，現在不再是醫病，是醫人了。不少基督徒醫護人士因面對死亡的威脅，禱告多了，彼此互勉多了，有人更公開作見証機會多了，就像進入迦南地時的屬靈爭戰和得勝多了，靈命堅強起來。透過工作岡位，使別人得福。
上主對亞伯蘭再次肯定賜地的應許後，以立約的儀式確定下來。我們可以看看立約的儀式，進一步了解甚麼是應許之地，甚麼是上帝賜給我們產業。
2.The Land Giver is Our Land---Our Portion

  上主才是我們的產業—我們的份 創15: 6, 9-11; 17-19


在民中行走: 請看創15: 9-11, 17-19節。亞伯蘭劈開祭牲，有火把從中間經過，表示爽約者如祭牲般滅亡。立約一詞原文是切割一個約cut a covenant，是頂嚴肅的事，像聖經有時所說：耶和華指著自己的永生起誓(結33:11)。但這裡列舉的祭牲，有象徵意義。母牛、母山羊、公綿羊、斑鳩、雛鴿都是以色列人的祭牲，代表上帝的子民。而冒煙的爐和燒着的火把，代表上帝的臨在。頒十誡時，西乃山全山冒煙，在曠野飄流時，上帝日間以雲柱，晚間以火柱引路，上主與他的子民同行。祭牲需三年大的，寓意三代在埃及,＂到了第四代，必回到此地” (15 :16)。有鷙鳥下來啄食肉塊，亞伯蘭趕走鷙鳥，寓意上主保護他的子民不被傷害，像亞伯蘭打敗基大老馬瑪四王，救回侄子羅得。從立約儀式的眾多象徵，我們認識到上帝的產業，就是他的同在，他與我們的關係，正如利未記26: 12所說：“我 要 在 你 們 中 間 行 走 ；我 要 作 你 們 的  神 ，你 們 要 作 我 的 子 民 。” 

宣示宗主權的約(Suzerainty covenant)：這立約的儀式，不是現在的商業契約，彼此平等，進入一種互恵的關係。乃是一個王單方面宣示對其藩屬的主權—The king cuts a covenant to, not with the vassal。並以自己生命使應許得着保證，亞伯蘭沒有行過切開的祭牲。因為這關係，以色列人才獲賜予土地，作為產業。因此,真正的產業，乃是賜土地的上帝。若你的父親給你一橦房子，誠然房子是你的產業，但真正藉得你高興的是富有、對你慷慨的父親，他才是你真正的產業。上帝呼召摩西說：

我是你父親的神，是亞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臉，因為怕看 神 。 耶 和 華 說 ： 我 的 百 姓 在 埃 及 所 受 的 困 苦 ， 我 實 在 看 見 了 ； 他 們 因 受 督 工 的 轄 制 所 發 的 哀 聲 ， 我 也 聽 見 了 。 我 原 知 道 他 們 的 痛 苦 ， 我 下 來 是 要 救 他 們 脫 離 埃 及 人 的 手 ， 領 他 們 出 了 那 地 ， 到 美 好 、 寬 闊 、 流 奶 與 蜜 之 地 ， 就 是 到 迦 南 人 、 赫 人 、 亞 摩 利 人 、 比 利 洗 人 、 希 未 人 、 耶 布 斯 人 之 地 。(出3:6-8)

在西乃山立約時上主對摩西說：你要 這 樣 告 訴 雅 各 家 ， 曉 諭 以 色 列 人 說 ：  我 向 埃 及 人 所 行 的 事 ， 你 們 都 看 見 了 ， 且 看 見 我 如 鷹 將 你 們 背 在 翅 膀 上 ，帶 來 歸 我 。如 今 你 們 若 實 在 聽 從 我 的 話 ， 遵 守 我 的 約 ， 就 要 在 萬 民 中 作 屬 我 的 子 民 ， 因 為 全 地 都 是 我 的 。 你 們 要 歸 我 作 祭 司 的 國 度 ， 為 聖 潔 的 國 民 。 這 些 話 你 要 告 訴 以 色 列 人 。(出19: 3-6)
上帝選召以勢孤力弱的色列人，引領他們得著應許之地，全是上帝為他們爭戰。當他們拜偶，背離上帝時，上帝就使亞述入侵，剪除北國。當南國猶大背道時，上主讓他們被擄巴比倫，公元前586年，耶路撒冷陷落，聖殿被毁。經此苦痛經驗，他們才徹底擺脫偶像崇拜。但失去土地，但並沒有失去選民的身份，也沒有失去國度，因為上帝的國度是他的统治權，在對他有信心的子民身上的统治權，不限於某土地。被擄後，猶太人散居世界各地，開始會堂的敬拜，嚴守安息日，以律法書為中心，因為聖殿被毁，沒有献祭了。他們等候彌賽亞的來臨，復興以色列國。正因被擄散播全地，藉着會堂的設立，吸引不少異教徒歸信猶太教，耶穌在世時，已有不少歸信的希利尼人(希臘人)到耶路撒冷守節，並想見耶穌，他們渴想上帝國度的降臨。
所以真正的產業，是賜產業的上帝，他與我們同行。同樣真正的產業也是上帝在我們心中啟動了的信心。
	

	3. Our Faith of the Invisible Land對上帝的信仰才是不能奪去的產業:
創15:6”亞伯蘭信耶和華，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。”上帝在我們心中播下的信仰，才是真正的產業，比任何土地都寶貴。迦南雖是流奶與蜜之地，但時候一到，亞伯蘭和以撒、雅各等都歸回列祖，被人埋葬，不能帶走一吋土地，但面對上主的審判時，這信仰能使他稱為義。稱為義不是對其德行的嘉許，乃在審判的日子，被上帝接納。稍後所多瑪、蛾摩拉面對上帝的審判，亞伯蘭就以若其中有義人來求情。所以這信比任何產業、任何土地都重要。事實上，人可以奪去我們的土地，但不能奪去我們的信仰。

真正的產業不是那看得見的土地。看得見的土地有時會遇到饑荒，亞伯蘭就因此到埃及避難。看得見的土地有時會陷落失掉：公元前772年亞述進佔撒瑪利亞，586年巴比倫攻陷耶路撒冷，公元70年羅馬提多將軍把聖殿夷為平地，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教堂被封，聖經被燒，但在人心中的信仰不能被奪去。有信心的人到那裡，那裡就是上帝的國度。對上主的信心就是真正的產業，不能奪去的產業，因為上帝與我們的關係，連死亡也不能奪去，這就永生。關於這信心，希伯來書十一章--信之章，有深刻的論述。
這 些 人 都 是 存 著 信 心 死 的 、 並 沒 有 得 著 所 應 許 的 、 卻 從 遠 處 望 見 、 且 歡 喜 迎 接 、 又 承 認 自 己 在 世上是客 旅 、 是 寄 居 的 。說 這 樣 話 的 人、是 表 明 自 己 要 找 一 個 家 鄉 。他 們 若 想 念 所 離 開 的 家 鄉 、 還 有 可 以 回 去 的 機 會 。他 們 卻 羨 慕 一 個 更 美 的 家 鄉 、 就 是 在 天 上 的 ． 所 以 　 神 被 稱 為 他 們 的 神 、並 不 以 為 恥 ． 因 為 他 已 經 給 他 們 預 備 了 一 座 城 。(來11: 13-16)
希伯來書的作者，清楚告訴我們原來應許之地是更美的家鄉，是天上的，也是在我們心中的。應許之地隨着我們心中走，不會淪陷。我們都看過一廣告，辦公室不是某一個地點，辦公室是隨身走的，你到那裡，那裡就是你的辦公室，我想大家都知道這是有該關手提電腦的廣告了。這也是我們的信仰。

在講道的開始，我說：土地，是安居樂業的所在，安身立命的居所。但唯有我們心中所盼望的美地，那天上的家鄉，才能真正是我們安身立命。因着這盼望，我們可以處富足，也可以處貧窮。

那真正應許之地，是賜地土的主，而那珍貴無價的產業，是對上帝的信仰，而我們所盼望的，是天上更美的家鄉。是主自己,不是主所賜的，Himself,才是最寶貴。我想最能表達這想法的，要算宣道會創辦人宣信博士Albert B.Simpson的一首聖詩今要主自己 (Himself)，歌辭說：

前要的是祝福，今要主自己；前要的是醫治，今要醫治者；前我貪求恩賜，今要賜恩者；前我尋求能力，今要全能者。永遠舉起耶穌，讚美主不歇；一切在於基督，主是我一切。
一切在於基督，主是我一切。因為應許之成就，約的確立，需要祭牲被劈開。祭牲不被劈開，火把不會經過。當耶穌高懸十架時，聖殿的幔子從上到下才裂開，上帝走向他的子民。”日落天黑，……有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把，從那肉塊中經過。
當那天日落天黑，我們快要沉沉睡著的一刻，

在生命的那端，有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把，從那肉塊中經過，迎向我們，

那時候，我們就看見等候已久的家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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